
宋元时舟山有个“大金塘”
———昌国千年古村岙地名里的故事

□王自夫

宋元时期，舟山有个金塘乡，它所管辖的地方除了金塘岛外，还包括舟山岛西北

部众多乡村，以及今岱山县境内的秀山、长涂、鱼山，还有小半个岱山岛。这个大金塘，

形状之奇可以说出乎今人的想象。

四十三岙隐藏千年秘密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1298）乡村篇中隐藏有这个秘密。

文中记有当年舟山总共四个乡所属都、里、村、岙的名称。四

个乡中，居舟山岛大部的富都乡最大，“占东北总九都，里

二，村二，岙八十三”；合今嵊泗及岱山大部的蓬莱乡“占东

北总五都（今并为三），里一，村三，岙六十九”；安期乡则以

今普陀区境内众多小岛为主，“占东南总三都”，里一，村三，

岙四十七。

金塘乡“占西南总四都；里一，湖上里；村二，大岙村在

西，烈港村在南，岙四十三”。这四十三岙具体地名，需要细细

品读。

野岙四十三院五百岙袁凿﨑袁上周 袁上林 袁黄将岙袁三家村袁
里岙袁大岙袁塔头袁夏家岙袁上干袁泗洲岙袁东堠袁西堠袁小里袁蛤
蜊岙袁烈港袁岑江袁宣家岙袁涨史袁扶桑袁盘岙袁大沙袁小沙外岙袁
青岙袁长白袁马墓袁宜山袁孤史袁册子渊岑江背冤袁秀山袁秀枝袁双
鸦袁章门袁石屋袁厉岙 袁长涂袁跋岙袁深水袁灌门袁许家岙袁稠江袁
册子渊海西冤遥 冶

这些岙名总体可辨可信。许多延续至今，如东堠，西堠，

大沙，长白，秀山等；一些有变动的也易辨别，如烈港，岑江，

涨史，孤史（涨史即涨次；孤史，即富翅，又名菰茨）；还有一些

模糊不清，依靠多方考证查明前身，如宜山为今鱼山，厉岙为

今大长涂山。岙名排列总体有序，大多与实际地理组合相近。

比如金塘乡岙名排列，明显靠前的多是金塘岛上居民点，再

是在舟山岛西北部，然后是舟山与岱山岛海域之间诸岛。当

然，也有个别岙名似放错了位置，还需要仔细甄别。

四十三岙，就是四十三个居民点。借助古村岙地名，可画

成一张“大金塘”地图。它除了金塘岛外，还包括今天的册子、

岑港、小沙、秀山、长涂等乡镇（街道）以及岱山的鱼山等。如

果更仔细查看相邻的富都、蓬莱两乡岙名，辨明三乡边界四

址分隔，还会有新的惊喜发现。

两个灌门和两个册子之辨

四十三岙中，有个“灌门”，排列在厉岙、长涂岙名之后，

似不在舟山岛西北部陆域。清代学者朱绪曾著《昌国典咏》一

书，称灌门在干石览，元代属金塘乡。干石览与秀山之间海域确有

灌门，是个海上重要航门，《昌国州图志》称“或者为蛟龙之窟

穴云”。但干石览岙属富都乡，并且它与金塘乡小沙岙之间还隔

着马岙一大块地方，而马岙仅出现于富都乡岙名中。金塘乡

岙名中只有“马墓”，没有马岙。这样，如果灌门属金塘乡，两

者无法陆地相连，似乎不合情理。

笔者认为，“灌门”是指陆上居民点，不是海中“蛟龙窟”，

前者得名大概率源于后者。但海陆两个“灌门”应相近，都在

干石览旁，而不会在长涂附近，应是被古籍放错了位置。至于富

都乡马岙，它在岙名中排列在大蒲岙、小蒲岙之后，芦花、沈

家门之前，明显在今普陀区境内，此马岙不是今马岙概率更

大。笔者以为，小沙与干石览之间有个为金塘乡所属的村岙，这

才是马岙真实位置。灌门岙在马岙之东，干石览之西，这里是金

塘与富都两乡北边临海界址。

四十三岙中，还有两个册子岙，一个在“岑江背”，一个在

“海西”。前一个指岑港相近的册子岛，那么，“册子（海西）”又

在哪里？这里的关键是找到海西这个地方。好在《昌国州图

志》提供一个线索：“金塘乡之海西”有座翠萝寺，五代吴越王

送过铜钟、铁塔，宋代很有名气。《岱山县志》（1994年版）说，

“海西”在岱山双合山，翠萝寺、册子都在此地。双合山又称两

头洞，为岱山岛西侧一小岛，1980年仇江门促淤大坝竣工，才

与岱山岛相连。

2014年时，林斌先生考证认为，双合山太小，没有足够的

经济条件支撑翠萝寺香火绵延，“海西”应指西岱山。原来，宋

元时岱山岛分为东岱山和西岱山，中有宽阔水道直通南北海

洋。他认为，东岱山曾建岱山镇，经济尤为繁荣，水道就像内

海，航运便捷，人们就把水道以西的西岱山俗称为“海西”，这

里才能找到古翠萝寺和册子岛。他还认为，金塘乡古岙中，

“双鸦”即今双合，“稠江”即今仇江门。

笔者注意到，南宋《乾道四明图经》（1169）记昌国诸山有：

册子山“在县西北二百五十里”，西岱山“在县西北二百四十

里”，东岱山“在县西北二百五十里”，其地理方位可以印证册

子就在岱山岛附近。但关键词“海西”，究竟这个“海”在何处

难以定论。“海西”西岱山说，从古代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角度

辨识，比“海西”双合山说更具说服力，应可成立。

东岱山和西岱山中间那个水道后来逐渐变狭变浅，自北

浦（今东沙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长十几公里，清代时仍

可通航，最终连成一体。从水道流向线路来看，东岱山远比西

岱山大，但“大金塘”居然还拥有今岱山岛不小的一角，这已

经足够出乎人们意料。

“大金塘”，它可分为南北两大块，南边一块是金塘、册

子及舟山岛西北部岑港、大沙、小沙、马岙等地，使人联想起

要建的甬舟铁路图；北边一块，上有鱼山、西岱山，下有舟山

与岱山海域之间从西到东一连串岛屿，从长白到秀山、长涂

诸岛，可能一直到中街山列岛，有如一幅海上舞龙图（见右

上图）。

鄞县与定海县曾分治舟山岛

那么，南宋时金塘乡也是这一模样吗？再上溯历史，北

宋、五代、唐代，也有这么一个形状的金塘乡吗？

查南宋古籍，《宝庆四明志》（1229）昌国县乡村篇，没有记

录舟山有多少岙，叫什么名。但所记的乡、村、都、里，与《昌国

州图志》大致相同，就是多了一个岱山镇。宋代社会经济远胜

蒙元。《昌国州图志》还说，蓬莱乡原来有五个都，“今并为

三”，加上岱山镇的消逝，这都在暗示元代舟山不如南宋繁

荣，村岙，南宋居民点不会比元初少。元初金塘乡大体继承南

宋时的基本格局，有理由相信，四十三岙岙名就是从南宋流

传下来。因此，至少到南宋中期，“大金塘”已经成形。

不过，“大金塘”是相对以后的金塘乡而言为大。由于地

广人稀（元初舟山总人口约13万人），古代的乡有时相当于今

天一个县的地域，而“都”的面积往往就有一个乡那么大。元

代的金塘乡，如果真的限于金塘岛一隅之地，那就该叫做金

塘“都”。

“都”为当时乡村承担朝廷赋税徭役的基础单位。舟山每

个“都”下面的岙平均为十个左右。《昌国州图志》记载，“本州

需岁纳鱼鳔八十斤，于出产都分科征，始于至元三十年。金一

都一十斤，金二都一十斤，金三都二十斤，金四都二十斤，蓬

三、四都二十斤”。鱼鳔即鱼胶，金塘乡四个“都”以产鱼鳔出

名，得分担科征义务，向所有村岙百姓去收取。

金塘成为舟山一员要比其它岛屿来得晚。它原为明州定

海县（今镇海）八乡之一。北宋熙宁六年（1073），经宰相王安

石提议，舟山重新建县，割鄞县富都、安期、蓬莱三乡置昌国

县。五年以后，“益以定海县之金塘乡”。由于史料缺乏，不清

楚其四址位置。但笔者十几年前考证古诗《题回峰寺》作者时

发现，昌国县问世前70年，舟山岛岑港已为定海县金塘乡所

管辖。

《昌国州图志》称，《题回峰寺》为王安石任鄞县令时所

作，回峰寺在岑港附近，属金三都。笔者考证发现，真正的作

者是1001—1004年任定海县令的王曙。但舟山自唐废翁山县

后就属鄞县管辖，定海县令怎么会跨县来访？古代朝廷规定，

官员任职期间不可擅离本地去外地。唐时白居易任杭州刺

史，他的最要好朋友元稹到绍兴任浙东观察使，两人只能靠

寄诗交流友情。所以，答案只有一个：王曙到过的岑港是他的

治下。这就意味着鄞县与定海县曾分治舟山岛。

古代设州、县、乡，多依地理情况，注重山河自然阻隔，且

考虑治民方便。岛屿天然独立，那时人口不多，出现分治格局

属于反常。笔者注意到，安期乡就没能参与分治舟山岛。从富

都、安期两乡的岙名看，富都乡有沈家门、芦花、塘头等岙，显

然一直管辖到舟山岛最东南；安期乡有桃花、马秦、梅岑等岙，

似仅仅是其它小岛。而“大金塘”还要横插于蓬莱与富都两乡

之间，甚至与蓬莱乡分治东、西岱山。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航道之“藤”连出众多“瓜”

奥秘应藏在它所包含的众多航道、航门里。从甬江口外金

塘岛开始，由南向北，皆为明州进出商船重要航道要冲。这里

东连峙头洋、马峙门；北沿册子水道、灰鳖洋，一路穿鱼山与

西岱山航道，另一路过长白、秀山，北上岱山水道，还有一路

走灌门过黄大洋，三路都是中国南北航运重要通道。这些航

道的周边几乎都为金塘乡的属地。航道好像长藤，不拘一格

蔓延，连出“大金塘”众多小岛众多“瓜”。

这种模样布局明显有人为操作的背景。笔者以为，如此

设置金塘乡，应是为了保障海上航行，深层次原因是与重视

浙东、明州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有关。

金塘乡的“老东家”———定海县，前身是宁波沿海的望海

镇。唐元和十四年（819），浙东观察使薛戎向朝廷上奏：“今当

道望海镇，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与新罗、日本诸蕃接

界，请据勅文不隶属明州。”朝廷许之。薛戎是明州刺史的上

司，他把望海镇从明州拿给自己直管，大约不是不信任明州

刺史，而是看中海外贸易巨大红利，这与当年江南采访使齐

瀚将鄮县升为明州的心态十分相似。薛戎相当重视航道通畅

和安全。同时，长官意志让行政设置变形，可能就是以后金塘

乡借航道之“藤”向北疯长的最大推力。

五代时，吴越王继承大唐传统，积极发展与新罗、日本等

海外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望海镇被改为定海县。吴越王同样

关注海上航行安全畅通，这从其分别向岱山水道两侧的翠萝

寺和古泗州堂送以佛塔就可见一斑。另外，《资治通鉴》记载，

五代时，福建地方政权只能通过海路向中原王朝进贡，需“过

涔江，掠洌港，直东北度大洋，抵达登莱”。笔者以为，在沥港和

对岸的岑港设立巡检司，由沥港主导一体管理航道安全，可能

就始于此时。同样的事情可能也在东岱山和西岱山发生。

伴随着治安机构的登陆，接下来可能调整附近村岙的属

地民事管理。到北宋建昌国县前，定海县比鄞县更具航道管

理强势地位，这有助于金塘乡纳入更多重要水道附近村岙。

大约就是依照这样的模式，金塘乡终于变得越来越大。但这

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唐、五代、北宋，到南宋达到顶点，

并延续到元朝。

南宋时期，推进“大金塘”兴起又有了新的动能———海防

安全。担心北方敌人从海上南侵，一直是南宋政权挥之不去

的噩梦。南宋政权刚成立，金兵南下，宋高宗逃到昌国，险遭

不测。蒙古灭金以后，朝廷担心敌船驶入杭州湾攻击首都临

安，不断采取加强海防措施。《宝庆四明志》等对此有许多记

载。其中包括，设置沿海制置司，强化水军建设；调集浙江沿

海民船数千只，前来定海等地戍守。“将台、温、明、越四郡民

船屯泊于岱山、岑江、三姑山、烈港四处，仍发定海水军、岑江

三姑巡检司土军能弓弩手者，敷摊逐处民船”；赴“神前、石

同、三姑、宜山、马迹、关岙、海驴礁及海洋南北中间昼夜巡

徼，三日一报枢密院及尚书省”。设置海上烽燧，从招宝山到

壁下共十二铺，其中十一铺在舟山等。南宋一百多年，一直忙

于强化海防自保，舟山是重中之重。笔者猜测，金塘乡作为通

往明州和临安水道的重要之处，从优化海防资源出发，很有

可能进一步扩展了它的辖地，比如宜山（今鱼山）、灌门等。

元朝覆灭，明朝兴起，不久舟山遭遇海禁，“去三乡，止存

富都乡”。清康熙年间展复舟山，开始仍依原有四乡收取税

赋，而“金塘等三乡版籍无存”，一片荒凉。

蓬莱乡

西岱山

东岱山 长涂

宜
山

双合山

长白山 秀
山
岛

册子

金塘岛

岑
港

昌国城

富都乡

鄞县

金
塘

乡

宋
元
昌
国
四
乡
略
图

王
自
夫

试
作

灌门

ZHOUSHANDAILY

舟
山
市
新
闻
宣
传
品
牌
栏
目

人
文

05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庄列毅

版式设计：汪菲菲


